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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烟花”强势袭来，窗外狂风怒吼，骤雨倾城，静待
屋内，听到四处被暴风掀起的噼里啪啦声，令人惊恐难安。
翻开朋友圈，太仓河南商会秘书长小张发的一则信息，立刻
揪住了我的心，他们在这样的极端天气里，被倾盆大雨浇得
浑身湿透，可他们救灾心切，在疾风骤雨中奋战了近100分
钟，把为新乡重灾区筹集到的善款和救援物资火速装车，准
备即刻启程运往家乡。

友人小张正是新乡人，连日来，卫河倒灌，房屋农田被
淹，看到家乡被泡入一片洪水中、老百姓四处疏散撤离，他
心急如焚又痛心不已，当与家乡工商联党组书记电话联系
询问灾情时，对方的一段话让他哽咽了，这位书记只在与大
家迁移时随手带了几个馒头，在持续救援的五天中，他没有
吃过一根青菜，靠啃干馒头喝冷水来维持体力，奋战在救援
现场。

得知灾区急需食物与饮用水，小张立刻将情况汇报给
太仓河南商会会长，于是大家齐心协力，开始紧急发放倡议
书，在商会筹集善款。同乡们得知是为家乡灾区筹款，连日
来为受灾同胞的苦难扼腕流泪，他们二话不说慷慨解囊。
特别是商会一位副会长的女儿，看到父母在为家乡重灾区
忙碌，小小年纪的她竟将自己的零花钱倾囊拿出，童心真
挚、爱心满满，让人感怀不已。最难得的是，连快递小哥、滴
滴代驾，都将自己辛苦赚得的血汗钱投入捐款箱……

在台风“烟花”的怒吼中，太仓慈善总会、工商联领导也
专程赶来为他们举行隆重的出征仪式，他们情牵灾区同胞，
给了大家最深情的嘱托。为第一时间将善款和救援物资运
回家乡，八位出征者说走就走，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当电话
告知时，爱人那句“家里的事情交给我，你放心去吧！”更是
坚定了他们救援的信念。当两辆满载着救援物资的大货车
徐徐通过重灾区收费站卡口时，不断有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把水和食物递过来，灾难面前彰显人性之暖。目之所及，四
处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画面，洪水淹没了村庄
与道路，“连轴转”投入救援多日的志愿者，疲累难撑时就在
车里稍事休憩，有的甚至直接躺在路边的花坛上，让人望之
心疼又顿生敬意。

在快速与当地工商联对接后，他们将救援物资赠予最
急需的工厂员工，此时周边所有的企业都浸泡在洪水中，连
续多日用大功率水泵抽水，可降水缓慢，四处都是满溢的洪
水。持续的停水停电，食物与饮用水成了大家最急缺的，此
次救援也算是为围困大水中的工人解了燃眉之急。古有大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此次千里奔赴家乡的救援中，
好几位新乡人的家就近在咫尺，可他们顾不得回家看看，又
即刻返程再将筹集的物资分批运往灾区。

华夏是一家，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三十多个小时，数
千里路程的往返，他们星夜兼程，未曾合眼，在猛烈的台风
过境中“豫”难而上，所有人就一个声音、一个口号、一个方
向，尽己之力，为家乡重灾区伸出援助之手。星火燎原，在
灾难中点点微光汇聚起灿烂星河，点亮的是人心与希望，让
我们一起祈愿灾难遁去，百姓能早日重回家园，回归正常的
生活秩序。

风“豫”同“州”，驰援家乡
□李仙云

在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陆征祥只是以配
角面貌出现，却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中国的外交总长，他
率领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为
此召开记者会，向媒体介绍代表团成员及此次行
程，公布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七项提案，慷慨激昂地
表示公理必将战胜强权，中国要借此机会谋求一种
公平的待遇。谁知，记者招待会还没结束，大总统
徐世昌的训示随之而来，迫于美国政府的施压，不
得不同意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一同出席巴黎和
会。陆征祥一声叹息：“处处看外国人的脸色，那中
国还谈什么外交？”随着剧情的发展，一个个镜头把
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上的艰难窘境推向高潮。他需
要弥合中国代表团的内部矛盾；需要听取国内中央
政府模糊、延宕的指令；需要面对讨论中国山东问
题，却禁止中国代表参加的无奈；需要及时制定对
策与列强周旋。一个难以入眠的深夜，他与顾维
钧、王正廷忍辱负重，准备逐一拜会英、美、法三国
代表，争取直接向三国政府首脑陈情。三人无助地
守候着电话，期盼美英法在最后时刻丁点的同情，
陆征祥情不自禁，失声痛哭：“对不起！对不起！是
我把大家的凯旋门变成了耻辱柱！”

与顾维钧这位光芒万丈的爱国外交家形象相
比，陆征祥似乎暗淡了许多，对他的评价也历来褒
贬不一，莫衷一是。然而，陆征祥毕竟是民国以来
曾九任外交总长、两任国务总理的资深外交家，他
的外交生涯、从政经历、心路历程、最后归宿、历史
地位等等，究竟如何呢？

一

陆征祥（1871年~1949年），字子欣，原籍太仓，
出生在上海，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其父陆
云峰，名诚安，太仓人，生于1835年（清道光十五
年），后因迫于生计，成为英国伦敦外方传教会的信
徒。大概由于处在社会底层的缘故，陆氏家族没有
留下什么像样的家族史资料，后人无从知晓其从太
仓移民上海的详细情况。陆云峰最初的入教发生
在太仓或上海已无法查证，后来则移居上海，依靠
为西方传教士散发圣经等传教品为生，成为那个时
代所谓“吃教”的人。陆征祥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
他的父母亲曾生育过一个女婴，惜仅存世两周即夭
折。母亲吴金灵在产下陆征祥后不幸患了水肿病，
常年缠绵病榻，奶水不足，使得陆征祥从小营养不
良，身体羸弱，性格也比较温顺。陆征祥8岁那年母
亲撒手而去，父亲陆云峰没有续弦，一直与儿子相
依为命。他是一个虔诚、富有远见的人，不希望儿
子走常人所谓的科举“正道”，只是让儿子在11岁时
进入私塾读书，两年后便送他进了学习外国语的专
门学校——上海广方言馆，主要学习法语，这在当
时无疑属于离经叛道之举。18岁时，陆征祥得了一
场重病，几乎殒命，休学一年后，劫后余生，补上了
学业，与陈贻范（太仓女婿、以拒签《西姆拉条约》闻
名）等其他6人一起考取了清政府总理衙门创办的
同文馆，于是离沪赴京，在同文馆继续学习法语和
法国文学，时年21岁。当时陆征祥并没有成为一名
外交官的想法，只是渴望有机会出国看看外面的世
界，回国后在邮政系统谋个公职，奉养父亲。机会
眷顾了陆征祥这个勤勉的学子，他在一次比赛中脱
颖而出，因此以四等翻译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驻圣
彼得堡公使团，时年23岁。他在那里遇到了影响其
一生的恩师许景澄(中国驻俄、德、奥、荷4国公使)，
得到了他的格外器重与精心栽培。许景澄痛恨清
政府的腐败，勉励陆征祥从小事做起，不赌、不贪、
不抽鸦片；陆征祥的父亲也告诫儿子：“经过手的钱
当如鸭背的水，拥有的钱财应当用来换取一切美好
的事物。”陆征祥始终谨记恩师和父亲教诲，一生保
持着清正的操守。从1893年到1906年，陆征祥在
圣彼得堡度过了整整14年的外交官职业生涯。当
时，法语是欧洲国家通行的外交语言，陆征祥正好
学以致用，总是跟随许景澄、杨儒等几任公使左右，
提供快速而准确的翻译，有时公使缺席，就承担起
代办之职。李鸿章访问俄罗斯时，也是由陆征祥担
任翻译，俄外长当面称赞了陆征祥的才干。1905
年，陆征祥升为驻圣彼得堡公使团参赞，在此任上，
陆征祥和几位同僚毫不迟疑地剪掉了辫子，由此事
可见其进步和勇敢的一面。一年后，陆征祥又升为
驻海牙公使团全权公使，为纪念为国鞠躬尽瘁但被
慈禧太后冤杀的恩师许景澄，他用第一个月的公使
薪金，锻造了一枚印有许先生头像的银质纪念币，
分送各国王室和政府高官、友人，亦可见其有情有
义的一面。在驻海牙公使任上，康有为流亡到了海
牙。陆征祥不避嫌疑，应邀前往康有为的寓所晤
面。当康有为提出想去俄国，请陆征祥签发护照
时，陆征祥告诉康有为不可自投罗网：“俄国为了结
好清廷，外交部长早就表示将打破国际惯例，只要
康梁入境，立即拘捕移送中国政府。若一定要去须
化名。”康有为听了十分感动，把陆征祥称为自己的

救命恩人，特撰长联以示感谢。后来，陆征祥迁葬
父母遗骸于北京，请康有为作墓志铭。康有为有点
为难地说：“生平只作过两篇墓志铭，一为生母，一
为发妻，定志不再作墓志铭。”但立即表示可以为之
破例，可见康有为对陆征祥的敬重。

陆征祥的婚姻犹如他的人生经历，也充满传奇
色彩。每年新年，俄国沙皇照例会举行几场宴会、
舞会，招待各国使节，陆征祥作为翻译官也在被邀
请之列。在舞会上，陆征祥与一位比利时军官的女
儿一见钟情。这就是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培德·博
婓。陆征祥的这桩婚姻，在当时被很多人看作匪夷
所思、惊世骇俗，年轻英俊的中国外交官竟然要娶
比自己大了16岁、已经44岁的外国妻子。远在北
京的恩师许景澄也颇不以为然，写信试图劝阻。但
陆征祥回答：“我爱她思想不群，品德高尚，断事有
则，立身无私，不畏难，不欺人。”这成了陆征祥平生
唯一不听从恩师教诲的一次。陆征祥曾说：“生我
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栽成我者吾师也，”甚至
专门画了一幅三友图，三友者，父、师、妻，还请状元
陆润庠题跋，陆润庠大为恼火，拂袖而去：“焉有父
师而可与妻并称三友者？”陆征祥是基督教的新教
徒，而妻子是天主教徒，夫妻分属于两个对立的教
派，在朝夕相处中，陆征祥越来越感受到妻子是弥
足珍贵的生命伴侣，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为了妻子
而改信天主教。1911年10月，在赴任驻俄国特派
公使的伊始，陆征祥就前往十多年前举行婚礼的圣
彼得堡圣卡特琳娜大教堂，请当年主持婚礼的神父
为自己洗礼，皈依天主教。隔在陆征祥与妻子之间
的最后一点距离终于全部消失了。从1899年与培
德结婚，到1926年妻子去世，在27年的时间里，尽
管没有生育子女，陆征祥对妻子忠贞不渝，在妻子
亡故后也没有续弦，这在那个年代的上层社会实属
罕见而难能可贵。

二

陆征祥横跨晚清、民国两个时代，在走向共和
的时代大潮中总体是顺应历史的，如前所述，早在
1905年就带头剪掉了象征清朝腐朽统治的辫子。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又两次领衔诸驻外使节发
电敦促清帝退位。1912年 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
大总统，唐绍仪组织第一任责任内阁，尚在圣彼
得堡的陆征祥被任命为外交总长。5月，陆征祥
回到北京，正式就任外交总长。在此任上，大刀
阔斧改革外交部，使中国外交机构开始步入现代
化的轨道，并为重新修改不平等条约做好准备。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陆征祥使中国“驻外
使馆和部内的事务都比较有了现代化的基础。”
陆征祥一生的荣辱与袁世凯有着密切的关系。袁
世凯与总理唐绍仪的矛盾激化后，唐绍仪离职出
走天津，于是袁世凯就瞄准了无党无派、无野心、
无私人恩怨的陆征祥，让他出任内阁总理。缺乏
国内政治经验的陆征祥因此被袁世凯绑在了一起，
在《觉醒年代》剧中可以看到陆征祥在参议院作了
一次有点不着边际的组阁演说，提请通过的几位部
长被否决，形成了组阁危机。实际上参议员对他的
演说之不满的背后是对袁世凯的不满，陆征祥成了
背锅侠。

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家，陆征祥与中国近现代史
上的许多外交事件都有关系，而最关键、最重要的
是“一次签字”和“一次不签字”。“一次签字”指的是
1915年他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二十一
条》。本来与日本进行谈判的是时任外交总长孙宝
琦，但此人谈判技巧有限，也违背了袁世凯拖延时
间的策略。袁世凯遂几次电催陆征祥从欧洲回国，
重新起用他为外交总长，主持与日本的谈判。陆征
祥在晚年的《回忆与随想》中解释：“尽管深知事件
十分棘手，怎么办都将招致国民大众对我的误解和
愤恨，但我认为牺牲自我，来接手这项注定失败的
谈判任务是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征祥运用娴熟的
外交技巧和日本人周旋，每一项条款都要唇枪舌
战，再三辩驳，以求拖延时间，减少损失，争取“以夷
制夷”，谈判总共历时84天。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
条》原案比较，取消了危害最大的5号等条款，正式
签字的其实是十二条。5月7日，日本向陆征祥下
达了最后通牒，中国必须在48小时内在条约上签
字，否则采取军事行动。袁世凯接陆征祥报告后主
持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最后下令签约。5月13
日，陆征祥以外交部的名义，发布了由顾维钧执笔
的声明，向外界披露了中日交涉的始末：“日本政府
不惜取最后手段以相胁迫，此则中国政府所深为可
惜者也。”为日后争取翻案埋下伏笔。同月25日，陆
征祥不得不在《二十一条》上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
政府代表签字。陆征祥长叹一声：“我签字即是签
了我的死案！”“这是外交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直
到晚年，陆征祥还保存着一份刊载签订《二十一条》
的报纸，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一件令人碎心的事。
每年我们都有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围绕参战与否意见分
歧很大，陆征祥不遗余力地推动加入协约国，认为：

“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他天
真地期望通过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在战后就可
以得到列强援手，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
也可洗刷自己的耻辱。一次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
而告结束，陆征祥以兴奋的心情作为中国代表团团
长参加巴黎和会。但如本文开头所述，事与愿违，
西方列强为了一己私利，把巴黎和会开成了分赃的
会议，中国未能够得到公正待遇，陆征祥的种种努
力化为泡影。他在《回忆与随想》中记载：“接近和
约最后签署日期，多个代表团都在极力打听中国代
表团的态度，面对中方在德占领土回归问题上的坚
决态度，西方列强纷纷通过各自驻京公使向中国政
府施压，迫使其对我下令。突然面对这么多国代表
的一致态度，北京政府认为我们的不签字做法会让
中国陷入孤立，是一种不够谨慎的做法，于是正式
发来指令，命我签署和约。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我
觉得不服从命令是我的责任。我们的国家不该继
续任人宰割。我不愿意在此签署一个不平等不公
正的条约，兀自决定拒绝签署。”1919年6月28日，
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唯有
中国代表的两个席位空着，以陆征祥为首的中国代
表团终于以拒签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的坚定
决心。当陆征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于1919年底回
到中国，一路受到广大民众的欢呼，陆征祥的个人
声望盛于一时。

三

回国后的陆征祥屡次请辞外交总长职，终于得
总统徐世昌的允准，只任全国防灾和防疫委员会会
长之类的社会公益职务。由于夫人因高血压一病
不起，陆征祥按医生建议带她去瑞士养病。出于手
头拮据之困，又担任了中国驻瑞士公使之职，并兼
任出席国际联盟的代表。1926年4月，夫人安然离
世。孑然一身的陆征祥顿感孤独，于是在1927年，
正式加入比利时的一家修道院为修士，取名天士比
德。1935年，他晋升为本笃会司铎（神父），晋铎仪
式十分隆重，中国驻欧洲各国的使节几乎倾巢出
动，前往观礼。1946年，罗马教皇委任陆征祥为比
利时某修道院的名誉院长（相当于主教）。陆征祥
虽然脱离俗世，地处异域，却时时心系祖国，天天为
祖国祈祷。他说：“这副国耻的重担，在我退居隐院
之后，仍没有放弃。”抗战时期，他主编了《益世报海
外通讯》，登载中国的抗战进程。他还不顾纳粹的
威胁，在比利时各地发表演说，发起抵制日货的运
动，因此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黑名单。晚年的陆征祥
在一次演讲中说：“经过在国外尤其是战争年代的
那些岁月，我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和热爱之火丝毫
未减，甚至愈燃愈旺。”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
在比利时布鲁日的一家医院溘然长逝。弥留之际，
陆征祥用力说出的最后两个字是“中国”。

星期天晚上，战友聚餐。饭店老板说，一年一度的六月
黄已经上市，过了这个时候就没有了，叫厨师做了一道时令
菜面拖蟹，请大家尝尝鲜。盛夏时节，螃蟹经过一次次脱壳
长大，但仍未到最佳成熟时间。而这时，恰巧有一种体形比
大闸蟹小一些，俗称“六月黄”的螃蟹正可食用。于是，太仓
人便迫不及待地将它取来，烹制后尝个鲜。

进入农历六月，太仓人喜欢吃“六月黄”。面拖蟹是太
仓人的家常菜，一般多用“六月黄”来做这道菜。所谓“六月
黄”其实就是毛蟹，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螃蟹。螃蟹一般在十
月才真正成熟，而伏日里的“六月黄”，体积和重量都不及成
熟蟹的一半，吃进嘴里的只有少许的蟹肉。太仓人就是喜
欢吃这种没有多少肉的“六月黄”，吃的不是肉，而是鲜。为
了让一家人都能尝到螃蟹的鲜味，在螃蟹烧到半熟时加入
一些薄薄的面糊和一种俗称“牛踏扁”的嫩豆子烧熟。这
样，面拖六月黄便算烹成了。

这种鲜，怎么来的？是烹饪的效果。在我儿时的记忆
里，母亲在夏天常会做面拖蟹。儿时常觉得煎好的这些香
喷喷的金黄蟹真不该再下调好的面，使蟹裹满面糊，要先满
嘴粘了面糊，才能吃到蟹。母亲却说，面拖蟹的面要好吃于
蟹，因为蟹之鲜味都进了面，而所拖小蟹是不值得剥吃的，
也就是嚼嚼鲜味。这时候的蟹壳薄而脆，可将其嚼碎，好吃
的还是煎透的填了油面的蟹斗。

六月黄壳软肉松，流脂状的蟹膏容易流失，不太适合清
蒸食用。所以，面拖蟹是六月黄的最佳做法。面拖，能裹留
住六月黄蟹膏的精华，不至于流散，故称面拖六月黄。面拖
六月黄，虽然是家常菜，但将它做好倒也不容易。

妻子喜欢吃面拖蟹，也会烧面拖蟹。将面粉用少量水
搅拌至黏稠状。六月黄洗净一切为二，横切面沾上干面粉，
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倒入黄酒除腥、葱姜爆香，加青毛豆
煸炒，再加盐和水，中火将蟹煮熟入味后，倒入面糊快速炒
匀，让蟹块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糊，烧沸后焖一下，即可出
锅。六月黄虽没有秋天的大闸蟹肥美，但做成面拖蟹却是
绝配。做面拖蟹时，蟹肉、蟹黄用面粉裹住，煎成金黄之蟹，
香气逼人，味道鲜美。新鲜毛豆，碧绿如生，宛若翡翠，毛豆
吸收了汤汁的鲜美更加美味。这样色香味俱佳的美食，难
怪人们百吃不厌。

也有人不喜欢吃面拖蟹。周作人在《吃蟹》一文中说：
“我虽不是蟹迷，但蟹也是要吃的，别无什么好的吃法，只是
白煮剥了壳蘸姜醋吃而已，不用自己剥的蟹羹便有点没甚
意思，若是面拖蟹我更为反对……我反对面拖蟹，因为其吃
法无聊，却并非由于蟹的腰斩之惨。因蟹虾类我们没法子
杀它，只好囫囵地蒸煮，这也是一种非刑，却无从改良起。”
周先生因烹煮面拖蟹的方法“残忍至极”，而认为可以尽量
不吃这种食物。他对美食很容易满足，觉得平淡的食材烹
制得原滋原味，身心就得以慰藉。

清代文学家李渔也把面拖蟹的做蟹方法形容为妒蟹之
鲜美者。他在《闲情偶寄》一书中写道：“更可厌者，断为两
截，和以油、盐、豆粉而煎之，使蟹之色、蟹之香与蟹之真味
全失。此皆似嫉蟹之多味，忌蟹之美观。”

尽管有人不爱食面拖蟹，但太仓人对面拖蟹却情有独
钟。不时不食，面拖六月黄一直是人们念念不忘的味蕾记
忆。

面拖六月黄
□龚志明

出现于《觉醒年代》的
太仓人陆征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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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觉醒年代》剧照。中国代表团的陆征祥
（左）与顾维钧。

图为陆征祥像（资料照片来自网络）


